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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过去在我国中小学生中大概是“耳熟

能详”的。几十年前，它被认为是揭露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好教材。

撇开对巴尔扎克如何全面评价的问题不谈，至少可以指出：同任何伟

大作家一样，我们不应忽略其作品的文化积累价值和认识价值。 

在本书里，作者不单塑造了守财奴葛朗台老头的丑陋形象，而且

绘声绘色地刻画了欧也妮·葛朗台、以及作为其配搭和反衬的堂弟夏

尔。笔者以为，仅仅是欧也妮优美动人、忠厚笃实的肖像，就足以成

为介绍本书的理由。那是作者的得意之笔，也正是他在卷首题词中，

以“画龙点睛”的方式，要向我们吐露的衷肠。 

《高老头》发表于 1834 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

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

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

都具有代表意义。其艺术风格最能代表巴尔扎克的特点。在这篇小说

中，作者第一次使用他创造的“人物再现法”——让一个人物不仅在

一部作品中出现，而且在以后的作品中连续不断地出现，它不仅使我

们看到人物性格形成的不同阶段，而且使一系列作品构成一个整体，

成为《人间喜剧》的有机部分。在此，一些主要人物如拉斯蒂涅、鲍

赛昂子爵夫人、伏特冷纷纷登场亮相，《人间喜剧》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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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也妮·葛朗台 

在省城的一些地方，在周围的景物衬托下，就显得很苍凉破败，

既凄冷又阴森。或许那些房屋有着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凉和废墟

的凋残。那些房屋都兼而有之。住在里边的人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时空，

不知情的外地人还以为原本就是个空房子呢；可是当真有外地人出现

时，那紧闭的窗户里又会露出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冷淡的目光很不友

好。 

梭密城里就有这样凄凉的一所住宅，它位于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

的尽头——那是一条通往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行人已不多；虽然冬

天冷，夏天热，还有几处十分阴暗，但它也有它的优点，碎石子铺成

的路面总是清洁干净、一尘不染，脚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街道

虽然狭窄曲折，但由于是老城区房子，倒也安静平和。 

300 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质结构，但是也结实。房屋的造型风格

各有特色，为梭密老城区的这一段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韵味，吸引着探

幽寻古的游客像艺术家一般流连忘返。来到这里的人不得不赞叹，纵

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它们两端都雕刻着奇行怪状的图案，组

成一排黑色的浮雕，横贯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上面。 

覆盖在这家房屋横木上的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勒出一条条蓝

色的线条，木结构的屋顶已被岁月压弯，屋面盖板经受多年日照雨淋

的朽蚀也扭曲变形。发黑的窗台非常醒目，原先精心雕刻的花纹现在

很难找到痕迹，并且早已衰败得不成样了，那贫苦的洗衣妇女放在上

面的陶土花盆，几乎要把它压塌了，那盆里也只是勉强地栽培着几株

瘦弱的石竹花。再往前面走，有几家大门上凸现出粗壮的钉头，钉头

上镌刻着祖传的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地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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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来的，它们的意义如今当然没法考证；有的可能是某位新教徒表

达信仰的记号；还有的也可能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写出来诅咒亨利四

世的符咒。几户中产阶级市民家的门上镌刻着族徽，标明自己的祖辈

曾经主持过市政，以示后人永远铭记在心。总之，这儿的门上记载着

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已破旧得要塌陷下来，外墙的泥灰却还

留着当年能工巧匠们的卓越的技艺。隔壁是一所贵族府第，在石砌的

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但是毕竟经受过自 1789 年以

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后，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 

街上的铺面既不像杂货店也不像客栈，热衷寻访中世纪遗迹的游

客，却意外地觉得像上个世纪的女工习艺工场。 

低矮的店堂既没有货摊，也没有货架和玻璃橱窗，面积很大。屋

里很黑暗，而且里里外外都没有一点装潢。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毫

不讲究地钉着铁箍、铁锔；门的上半截往里面开着，下半截安装着带

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新鲜的空气和水分通过门的上半

截进入房间，或者是穿过气窗、天花板及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入店堂。

矮墙大约半人高，安上了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清晨卸下，

傍晚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牢牢固固。这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却

从来没有为招徕顾客而来精心布置过。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的不同

来摆设，也就是两三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

梁上悬挂着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边放着一排金属的酒桶箍，

或者在几个架子上摆出几样布匹。 

“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盎然的白皙姑娘，裹着洁白的围巾，露

出通红的手臂，应声停下正在编织的活计，忙转身朝铺子后面喊她的

父母，接着，店主就出来招待顾客，态度各不相同：有的殷勤有的淡

漠；有的是问东问西；有的却干脆不理不睬；全依店主当时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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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的也许只是两个铜板的小生意，但也有可能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

大生意。你还可以看见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手指

在不停地转动，同时，嘴里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没了；乍一看，他不

过有些用来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

货源足够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所需用料。遇上好年景，他能

非常准确地计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数量，误差不会超过一

两块板材。阳光只要普照一天，就有可能使他一夜暴富，而一场意外

的暴雨却也能使他破产。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涨到 11 法郎或者跌到

6法郎。 

这一带与都兰地区一样，天气的阴晴决定于市场的兴衰。种葡萄

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急盼着晴

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夜间上冻。他们怕刮风下雨，更怕天旱，只希望

气候变化能顺心如意。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忽而使人愁眉紧锁，忽

而又让人喜笑颜开。 

这条街是梭密城里的“大马路”。“黄金般的好天气!”这句话

触动整条街上每一户人家的手指扳动着算帐。人人都会对邻居说：

“下金子了!下金子了!”他们知道：一道阳光，一场阵雨，会带来多

少利益。 

在晴朗的季节，到了周末，还没过中午就买不到东西了。这里讲

信用的生意人也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耕地，他们得赶着好天气到乡下

去忙上几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周详地

算计好了。平时，那些商人就可以拿出大半天时间来闲聊胡侃，随意

地吹牛扯淡，背地里传长道短，刺探别人的私事：谁家的主妇买回一

只竹鸡，一定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姑

娘在窗口探一下头，绝没有办法躲过一伙又一伙闲人的眼睛。因此，



4 

 

一家生活差不多都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又暗又静、让人无法窥测

的深宅大院，也藏不住什么 秘密。人人仿佛在露天生活，家家户户

都在大门外、用中晚餐、斗嘴打架。他们对路过这里的异地人评头论

足，逐个分析。以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被挨家挨户地所取笑，由

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造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因此获得“牛

皮大王”的美名。 

在老城区地势较高的地方，坐落着这条街上最气派的老宅子，那

里都曾住过一些头面人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所凄凉

的旧屋里。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渐渐衰微的今天，仅仅成了世

道人心还较朴实的旧时代的遗证。伴随着这条老街道的古旧气息，边

走边看，那些平日里不屑一顾的小东西也许能唤起你怀古的幽情，不

禁使人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葛朗台先生的公馆

大门就龟缩在凹处的中间。要是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办

法掂量出，在内地把谁的家称做“公馆”，会有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本城享有很高的威望，不过那些在内地只住过几天

的人是不可能明白这种威望的来历的。当地也有人称他葛朗台老爹，

不过这样称呼他的人，大多是高齡人群 ，而且，人数正在逐渐减少。

他在 1789 年的时候，是个实力相当棒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

账。共和政府在梭密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这位箍桶匠大约

四十岁，与一位有钱的板材商的女儿刚刚结婚。葛朗台用手头现金加

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 2000 金路易的资本，带着钱直接奔赴县政

府。他用岳父给的 200 枚面值双倍的金路易从掌握重权的、凶恶贪心

的共和政府官员手里以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块葡萄地、一座修道院

和几片收成交租的土地。这笔交易虽然不公道，可是却完全合法。梭

密城的居民由于缺乏革命思想，但是把葛朗台老爹当成大胆作为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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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推崇新潮的爱国派。其实箍桶匠看中的仅仅是葡萄园，但他还

是被任命为梭密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

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地

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包揽供应共和军的一两千桶

白葡萄酒，而共和政府把原先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

于一家女修道院全部的肥沃的草场，都划归到他的名下，算作支付给

他的酒钱。 

拿破仑上台前夕，葛朗台先生被任命为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务

处理得很好，且他的葡萄收成更好。遗憾好日子太短，拿破仑上台以

后，葛朗台先生就被撤去职务，又成了一个平民百姓。皇帝讨厌共和

党，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的职务，就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

主接替，此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被晋封为男爵。失去官职，葛朗台

先生也不惋惜，他当政时为了大众的利益，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

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不小的便宜，

而且税金很少。他位于各处的葡萄园，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早成为当

地最拔尖的新产地，“尖子”这个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上等佳酿的

葡萄园，为此，他简直已具备资格获到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事件发生在 1806 年，当时葛朗台先生 57 岁，他的妻子 31

岁，他们爱情的结晶——唯一的宝贝女儿仅有十来岁。也许是老天爷

同情他怜恤他丢了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

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他妻子的外祖父拉倍特里

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祖母让迪央太太的。三笔遗产总数

目有多少无人得知。三位老人生前爱财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敛银，暗

地里以把玩金银当作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称做挥霍，总认为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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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贷没有守着金钱实惠。所以梭密城的居民只能依据表面上的收入，

估计他们到底有多少积蓄。 

葛朗台先生很快就获“新贵族”称号，那可是我们这些人很难得

到的殊荣，并且从此以后，他成了引人注目的纳税大户。他经营的葡

萄园总计有 70 公顷，遇到好年景，就够生产七八百桶好的葡萄酒。

他还有 13 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

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封死，这样既可以免税，还

利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1793 年，他在那里种了 3000 株

白杨树。他现在住的房子也属于他自己的产业。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究竟有多少钱，只有两个人

知道大概的数目：一个是替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柯利逊先生， 

还有一个是梭密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戈朗森先生。葛朗台只有在他认

为最佳时机，才暗里同戈朗森做点赚钱的交易。在内地，如果想得到

别人的信任，或者想发财，就得像柯利逊先生和戈朗森先生那样。尽

管他们很保密，从来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但是从他们卑躬屈膝的媚态

上看，就能判断出前任市长的家财有多么丰厚。 

梭密城里无人不信葛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而且传言

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硕果累累的金银，从中得到无以言喻的满足。

吝啬鬼常常能看到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成金色的黄

灿灿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千真万确。只要是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

就少不了和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之中隐藏着一种躲躲闪闪

的光，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但绝对瞒不过他的同行。这种心心相通

的暗语就好像是迷恋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别人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 1000 只酒桶

还是 500 只酒桶，他计算起来 10 个数学家也比不过。他做生意得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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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手，酒桶和葡萄酒的价格早已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何时卖酒，何

时卖桶，他总是神机妙算般了如指掌，让那些随着市场不知所措的小

地主们望洋兴叹，所以葛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一致敬重。1811 年的

收成实在令人伤心，可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

一次收成就为他赚了 24 万法郎。谈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像猛

虎、巨蟒一般，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地观察猎物，时机一到

就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似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装；接着又

平静地趴下，像一只填喂肚子的蛇，若无其事地慢慢消化吞下的食物。 

他们面前走过时，谁能真心地钦佩他?人们对他敬重之中又带有

几分恐惧。在梭密城里，有谁没尝过他利爪的厉害?抓一下让你痛得

咬牙切齿。有人为了买地，找柯利逊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

用期票到戈朗森那儿去兑现，先得扣除惊人的一大笔的利息。市面上

几乎每天都有人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连夜晚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

要说起他老人家。有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家实产值得当

地人引以为荣。因此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当地人，洋洋得意

地在外地来客面前吹嘘： 

“先生，我们这儿百万元户有两三家，而另外一位，葛朗台先生

呢，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实际有多少财产！” 

1816 年，梭密城里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过，葛朗台先生的地产

大概价值 400万法郎；但是，若在 1793年到 1817年之间以平均每年

收入 10 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的现款恐怕和他的不动产大致相当。

因此，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植，最后扯起葛朗

台先生的时候，自以为是的人们会说：“葛朗台老爹？……应该有五

六百万的家产吧。”如果巧缝柯利逊先生或者戈朗森先生在场，听到

这些话就会搭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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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倒是比行家还高明，我从来就无法知道这个总数。” 

如果有从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梭密

城的居民就立马赶紧打听，问他们是不是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若

巴黎人满不在意地笑着回答“是的”，梭密人就会面面相觑，半信半

疑地摇摇头。巨额的家产成了这位富翁言行的坚实后盾。就算最初他

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经被人当做取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随着

时间一起消逝了。葛朗台先生简直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他的一举一

动似乎都是正确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语言、衣着、姿势、瞪眼睛，

都成为当地人的模仿内容；人人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

那样，研究葛朗台先生，最终从他那最琐屑的动作中发现神秘不可言

传的智慧。例如，人们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寒冷，葛朗台老爹已经戴皮手套了，赶快摘葡

萄吧。” 

或者说： 

“葛朗台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不错。” 

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周给他送来充足的食品：

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座磨坊，

租用磨坊的人要缴纳租金，另外还得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

送回麸皮和面粉。他家只有一个名叫苔那的女仆，虽然上了岁数，每

到周末还要亲自为一家人做面包。葛朗台先生告诉租他菜园的菜农，

要他们提供蔬菜。他的果园里的水果多的是，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

卖掉。取暖用的木柴，来源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枯死的老树；

佃户们把乱枝整成可烧火用的木柴，用车运进城，帮他在柴房里摆放

好，只为讨他说声谢谢。他的开支是城里人都知道的一切消息，不过

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开销以及教堂座位的租金，还有女仆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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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农作物种植等方

面的费用。他最近刚买了 600 阿尔邦的一座树林，请一个邻居看管，

说好付给一定薪水。由于有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野味。 

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讲究，话很少，一般只说一些简短的、现成的

句子，小声表达自己的想法。自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一遇

到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顿时变得结结巴巴、含糊

其辞，使听的人很费解。这种口齿不清、思路乱套、前后不一以及废

话连篇，把他的思想弄混沌了的情形，别人认为是他缺少教育的结果，

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在我们以后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够说明这一点。

另外，碰到要应酬，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时，他就会弄

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

不愿意，等着瞧吧。” 

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留下白纸黑字。有人跟

他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

而且不管什么事，他拿定主意之后就绝不反悔。就算一笔微不足道的

小生意，他也要细心地盘算。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话之后，自我感

觉良好的对方早已不知不觉地泄露了秘密。他却回答说： 

“这件事我要和妻子再商量一下，现在不能作出决定。” 

他的妻子在他的压制下早已对他千依百顺，却成了他生意上最管

用的挡箭牌。他从不去别人家做客，也从不愿意应邀赴饭局或请客。

他从不大声吵嚷，仿佛一切都讲节俭，连动作也不例外。由于他特别

尊重所有权，所以他绝不乱动别人的东西。可是，尽管他说起话来轻

声细语，举止稳重，但箍桶匠的谈吐习惯仍难以隐藏，尤其在家里的

时候，不顾及体面而克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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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体格，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鼓鼓的；很宽的膝

盖骨，宽大的肩膀， 油光满面的圆脸，有瘟瘢；下巴笔直，嘴唇没

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一双蛇一般的眼睛，脑门上皱纹密布，脸上

堆满横肉，不知轻重的年轻人暗地里称他那头灰白的黄头发为雪里藏

金。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不无理由地说这

里面包藏着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阴险的狡猾、按计划办事的

清醒和绝对的自私自利。他的所有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

欧也妮的爱怜。欧也妮是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

的宝贝。他的言谈举止，乃至于走路的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

表示由于生意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一种自信的习惯。所以，葛朗台

先生尽管表面上性情温和，骨子里却有一股坚如磐石般的硬脾气。 

他的衣着一成不变。1791 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

结实的鞋子，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总穿一双毛织的袜子，

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色相间的条绒背心，

纽扣扣得严严实实，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

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

结实，等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更换新的；为保持清洁，他有一个

特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同一个位置。关于这个人物，梭密城

的居民所了解的也仅此而已了。 

城里总共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宅邸。有三位中最起眼的

人物是柯利逊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年轻人当上梭密初级法庭的庭长

之后，他在柯利逊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朋弗这一姓氏，而且竭力让

朋弗的名声超过柯利逊，甚至他的签名也已经改成克·德·朋弗。如

果有什么冒失的律师仍旧叫他柯利逊先生，那律师在出庭时要后悔他

的糊涂。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可受到他的庇护，而对称他德·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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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先生的马屁精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 32 岁，有一处名为朋

弗的地产，年收入 7000 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叔叔的遗产，一

位是柯利逊公证人，另一位是柯利逊神甫——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

的教士会成员，据说这两人都相当富有。三位柯利逊靠许多本家弟兄

做后盾，外加与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所以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

迪契家族一样，俨然结成一个党派；而且像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

个宿敌一样，柯利逊叔侄也有自己的敌党。 

德·戈朗森太太有一个 23 岁的儿子，她常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

太太玩牌，是希望宝贝儿子阿道尔夫能和欧也妮小姐联姻。银行家

德·戈朗森先生竭力支持妻子的远谋，暗中不断送给老吝啬鬼一些好

处，并总能在决战的关键时刻从不落后。这三位戈朗森也有自己的党

派、本家亲戚和忠实的盟友。 

在柯利逊这一方，神甫充当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鼎力支持，

分毫不让地同银行家太太的势力争着高低，力图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

留给自己的庭长侄儿。柯利逊和戈朗森两家明争暗斗的目标，就是欧

也妮·葛朗台小姐的陪嫁，这事在梭密城里早已成为极其关注的热门

话题。葛朗台小姐将来会嫁给谁呢?是庭长先生还是阿道尔夫?大家各

持己见。 

还有些人说：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

儿许配给德·戈朗森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要找个贵族

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 30 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葛朗

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意是否体面?另一些人则反驳说：德·戈

朗森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才，除非葛

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不然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

称心如意吗?他到底出身低微，梭密城里有谁没见过他箍酒桶?何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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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戴过“红帽子”。更有明事理的人则提醒说：柯利逊·德·朋弗先

生随时都能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 

有人觉得：德·戈朗森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柯

利逊一家，这似乎更容易达到目的。另一派却争辩说：柯利逊神甫是

天下最花言巧语的人，女人跟僧侣斗法，正好旗鼓相当，用梭密城里

一位言语俏皮的人的话来说： 

“他们是针尖对麦芒。” 

据当地深知内幕的老人们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

决不肯让财产落在外人的手里，所以梭密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一定

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非常兴旺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

此，柯利逊派和戈朗森派都表示异议： 

“首先，葛朗台老哥儿俩 30 年来只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

葛朗台先生对儿子寄有更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

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和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梭密的葛朗

台同他是本家，一心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 

方圆七八十里各个地方，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

议论纷纷，谈论起这位富豪独生女的亲事，总有不尽的热情。1818

年初，柯利逊派一度明显地占了优势。素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

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不少于 300 万法郎。年轻的

德·弗洛瓦丰侯爵因急需现款，只得把它卖掉。柯利逊公证人、柯利

逊庭长和柯利逊神甫，在群党的帮助下，成功阻止了侯爵分段出售的

念头。公证人劝侯爵说：分段出售，必须得同投标人打无数的官司才

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个人，他不但买得

起，而且还能马上付钱。最后，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极合算的生意。

于是，那一片美丽的侯爵封地，被送到葛朗台先生的口中。梭密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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